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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编者按三 年 月 日是著名力学家
、

应用数学家
、

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先生诞辰

郭永怀先生的科学思想
,

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于 月

“

两弹一星
’

功勋奖章获得者
、

中国科学院院士
、

周年 为学习郭永怀先生的崇高品德
,

弘扬

日举行
“

纪念郭永怀先生诞辰 周年大会暨学
术报告会

, ,

并出版纪念文集 本期从中选登了郑哲敏院士的
“

郭永怀先生的精神永存
” 、

俞鸿儒院士的
“

郭
永怀先生引导我做实验

” ,

以示缅怀和敬意

力学家岑
郭永怀先生的精神永存

户爪木今

郑哲敏
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

,

北京

我同郭永怀先生和李佩先生相识是在 年
,

地点是

加州理工学院
,

当时郭先生利用学术休假到加州理工学院和

钱学森先生进行合作研究 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
,

他是一位

很有造诣的彬彬学者
,

属于我的老师辈 在此期间我和郭先

生的接触很少 两位先生的合作显然很有成效
,

因为不久钱

先生就发表了以庞加莱
、

莱特希尔
、

郭永怀命名的著名论文

方法

力学所成立
,

钱先生急切地盼着郭先生回来和他一起工

作而且告诉我们郭先生将很快回来了 果然
,

年 月

郭先生全家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到北京 火车抵京那一天由

于某种原因钱先生未能到车站亲自迎接 因为我能认出郭先

生一家人
,

所以就派我去了 接到后郭先生夫妇和女儿郭芹

住进了北京饭店

郭永怀先生的到来明显加强了力学所的领导力量
,

分担

了钱所长的许多工作
,

明显加速了力学所的建设 钱郭二位

先生相互了解很深
,

有深刻的友谊
,

各方面都十分默契 他

俩研究问题
,

心领神会
,

很快便能得出统一意见
,

郭对钱也

十分尊重 这是办好力学所的绝好条件 事实证明也确实是

这样

初到力学所
,

郭先生的名义是学术秘书
,

不久改任副所

长 郭先生很快便帮助钱先生整顿所的秩序
,

订立规章制度

例如
,

郭先生把所图书馆每月增订外文期刊的工作统一抓了

起来
,

改变了过去随便有哪位高研同意便订的混乱做法
,

避

免了许多重复和浪费 郭先生直接抓图书馆的工作
,

不久力

学所图书馆便成为全院最好的图书馆之一 又如 年全

国第一届力学大会之后
,

决定创办力学学报
,

郭先生承担了

繁重的主编任务
,

使力学学报一开始就有个高起点
,

他调来

在所工作的北大数学力学系研究生毕业的董务民担任责任编

辑
,

为力学学报的征稿
、

审稿
、

定稿确立了一整套规则 郭

先生的领导下力学学报越办越好
,

成为我国最好的学术期刊

之一
,

在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至今在经过 多年风风

雨雨之后
,

郭先生对力学学报的影响尤在

郭先生在国外主要是从事理论工作和解析工作
,

他对自

本文于 一 一 收到

己要求很严格
,

他选定的课题都是国际上的难题 他不畏艰

险硬是坚持用解析方法把它们做到底
,

得出重要的结论 这

些工作使他在国外学术界有很高的声誉 为此人们往往把他

看作一位单纯的理论家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
,

他也很重视新

技术和实验工作
,

而且为新成立的力学所带来了新技术和实

验手段 这至少包括当时世界上出现不久的激波管技术和等

离子体动力学 后来我了解到
,

原来在郭先生准备回国之前
,

他曾经专门考察过他认为为我国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新技术和

新领域

严格说钱先生和郭先生都是以应用数学为主要工具的

理论家 这里说的理论家是那些其本人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工

作
,

但同时对于其所进行的理论研究的实际背景有深刻的了

解
,

对理论研究的现实和可能的应用有明确的认识
,

对理论

研究还需要那些实验研究的相互配合有充分的认识 因此两

位先生有过人的宽广视野和长远战略思考 一次郭先生当面

问我
,

领导一个研究所的人应当是有理论见解的 好的以实

验为主的科学家同样可有很高的理论见解
,

还是什么别的

人 我的回答是前者 当时他感到满意 我想这是因为如果

科学研究缺少高一层次的理论指导
、

理论研究或实验研究便

会失去方向
,

落到跟着别人走的地步
,

难以有所创新

现在看得很清楚
,

郭先生回国有更大的理想和决心
,

他

要把自己全部的身心献身于祖国
,

他不论什么事
,

只要祖国

需要
,

便全心全意地去做好 他把自己当作铺路石子
,

以培养

下一代
,

作为自己的使命 国家的前途就是他自己的前途
,

别无他求

在力学所他不仅和钱先生一起筹划和领导力学所全面的

工作
,

而且承担很多难免有时是枯燥的组织工作
,

其中包括

科研业务
,

图书馆
,

学会和学报等等一系列部门 钱所长和

郭副所长都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听取研究室主任的工作汇报
,

有时甚至是研究组组长的汇报
,

听取研究工作进展情况和存

在问题
,

及时给以指导 在这些场合
,

有时还会做出调整乃

至改变研究方向的决定 后来钱所长来所的时间少了
,

力学

所的重担便全都落到了郭先生身上 我们只见他全心全意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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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条不紊
,

一丝不苟地工作
,

全然不顾个人的得失 在我看

来他这样做完全出于自觉
,

出于对祖国需要的责任感 这也

是为了实现他回国时为自己确定的使命

郭先生的工作并不限于力学所 仅就我所知
,

他担任中

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的主任 承担三峡大坝抗核武器

攻击的研究并进而为工程兵策划建立防护工程研究基地
,

可

以毫不夸张地说
,

他是我国防护工程研究的奠基人 他又是

西南工程物理院的副院长
,

参加核武器的研制
,

研究核武器

的投放并负责建设该院的结构力学实验室 郭先生还就国家

需要
,

不时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年代初
,

力学所

承担的 任务就是在郭先生建议下由军委下达的

在这些繁重的工作压力下
,

只要是他人在北京
,

每周末

他都要亲自步行到力学所与研究生讨论工作 人们永远不会

忘记
,

不论是盛夏或严冬
,

不论是刮风或下雨
,

一位身体瘦

长
,

头戴鸭舌帽
,

低头沉思着
,

大踏步地来往于力学所大楼

和中关村 楼之间的那位学者

郭先生就是这样默默而高效的工作着

郭先生不善言辞
,

但他那片对工作
、

对同志
、

对国家的

忠心和爱心是人人能感觉到的 他对工作的要求十分严格
,

对同志十分平易近人 领导也好
,

高研也好
,

初级研究人员

也好
,

行政人员也好
,

工人也好
,

他都同等对待 在大风大

浪里
,

郭先生决不随风倒
, “

文革
”

期间有人要闹
“

斗
、

批
、

散
” ,

郭先生坚决不同意
,

而且亲自下到那个研究组作耐心

细致的思想工作

在飞机失事起火的那一霎那
,

郭先生以火一般的爱国

心
,

科学家特有的冷静与机智
,

以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代价
,

用血肉之躯在熊熊烈火和重要文件之间构筑起一道烧不透的

墙
,

把文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

力学所凡与郭先生有过接触的人
,

无不怀念我们的郭所

长
,

他的事迹在人们中传颂着
,

他的精神鼓舞着我们从事各

项事业 他留下的遗产是丰厚的 他的精神永存

郭永怀先生引导我做实验

俞鸿儒
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

,

北京

年 月
,

我在清华园第一次见到郭永怀先生 当

时郭先生承担主讲清华大学和力学研究所合办的力学研究班
‘

流体力学
,

讲座
,

他对我们几个流体力学辅导教员说 实验

工作很重要
,

今后你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准备并指导实验 为

此他亲自带我们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参观风洞实验室并拜访

陆士嘉先生

力学研究班开学后不久
,

我接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录取

通知
,

便到力学研究所报到 恰巧导师就是郭先生 郭先生

当时共指导 名研究生 名流体力学
,

名物理力学
,

他指定 人做实验
,

我是 个做实验的研究生中的一个 郭

先生 自己擅长理论研究
,

为何回国带首批研究生就让这么多

人投身实验工作

郭先生说 无论是国内或是国外
,

中国人会做实验的很

少 考虑到为中国力学事业打好基础
,

他引导研究生们投身

这一薄弱环节 力学研究所当时只下设研究组
,

先后成立了

弹性力学组
、

塑性力学组
、

空气和流体动力学组
、

自动控制

理论组
、

化学流体力学组
、

物理力学组
、

运筹学组
、

激波管组

和等离子体动力学组 〕从设立做实验的激波管组这件事
,

可看出力学所当时非常重视实验工作

中国学生为何不愿做实验 丁肇中先生在诺贝尔科学

奖授奖仪式中用汉语发表的演讲中谈到这个问题 他说

本文于 一 收到

“

我是在旧中国长大的
,

因此想借这个机会向发展中国家的

青年们强调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中国有一句老话
‘

劳心者治

人
,

劳力者治于人
’

这种落后的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年

们有很大的害处 由于这种思想
,

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

都偏向于理论的研究
,

而避免实验工作
”

此外
,

做实验是

需要经费和技术支持的 发展中国家缺乏这些条件
,

恐怕也

是不愿做实验的一个原因 郭先生一方面要我们做实验
,

同

时要我们重视创立节省经费的实验方法
,

以适应经济
、

技术

条件差的环境

郭先生回国前
,

在 大学航空研究院工作
,

当时

那里是国际激波管研究中心 因此他熟悉激波管的性能及其

用途
,

了解激波管结构简单造价低
,

实验时间短而耗能少

在超高速流领域
,

激波管是唯一的固定模型试验设备
,

已产

生的试验气流速度高达 郭先生认为 叫
“

这一方

面的技术目前正在发展
,

前途是无限的
”

郭先生回国时带回许多激波管资料 从 年夏开始
,

他让我阅读这些资料 年初
,

刚搬入新建的力学所大

楼后
,

郭先生将陈致英
、

范良藻 物理力学研究生
、

俞鸿儒

流体力学研究生 和张德华
、

何永年 新分配来的北大力学

系毕业生 人召集在一起
,

宣布成立激波管组并指定我当

组长 当年
“

七一
”

献礼会上
,

我代表激波管组表决心
“

奋


